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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館與館藏的「存在」哲學

2003年，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

開館，可以說是臺灣文學史上極富時空意義的里程

碑。從時間而言，臺文館的成立，意味著「臺灣文

學」在歷史上終於獲得正名，並伴隨體制化成為知

識學科的歷史時刻；從空間而言，臺文館接合「臺

南州廳」的百年建物，並以相對有利的館舍條件，

成為具備典藏、展示、研究與各種教育推廣功能的

文學地標。除此之外，臺文館也藉由「文學迴鄉」

系列活動、文學旅遊專書採編出版、文學館舍調

查等相關計劃，積極推動文學館家族的館際網路整

合，並嘗試各種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

做為全臺灣第一座國家級的文學主題博物館，

臺文館試圖在有限的經驗和資源中，摸索出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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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世代，如何應用、享用文學藏品的文化

能量？本文邀請讀者啟航於文學傳播之旅，一

起探索文學博物館在當代生活的意義，同時也

隱喻從業者經營博物館時，也面臨各種新風貌

和新途徑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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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在這樣的脈絡下，臺文館與眾多文學館舍的

成立，並執行上述各種研究推廣的事業，似乎也是

一件相當自然甚至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換個角度

思考，對於作家、家屬、文學愛好者（文青）乃至

於一般大眾來說，或許這個問題遠比想像的要複雜

許多。

誠如作家朱宥勳在《遇見文學美麗島》一書總

論中所提到的，臺灣文學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尷尬

處境中，「當代的作家寫些什麼鮮有人知，過去的

作家寫些什麼沒人記得。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自

發籌組的『文學館』，就變成非常重要的物理據點

了」。回顧許多作家紀念館或文學館的成立緣起，

可以發現這些館舍在相當程度上，的確是基於對作

家手稿、文物等資料的保存需求而來的，也因為這

樣的需求，文學館通常也被賦予博物館的使命，必

須具備若干典藏的機能，並據以發展出研究、展示

與教育推廣的運作模式。

換句話說，館藏終究是一間文學博物館的靈魂

所在。或者退一步說，對於一個實存的空間而言，

來到現場可以看到、體驗到什麼特別的內容，本身

就是一個攸關場所存廢的重大問題。

從「館藏近用」思索文學博物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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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學博物館而言，如何運用館藏策展、創造互動與近用，是攸關存在意義的挑戰與考驗。

但是，這些館舍與文學館藏，對於所有生活在

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到底意味著什麼？文學館的建

設如何重要？又為什麼有些東西必須被大費周章地

保存下來呢？或許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即使文學館

策劃了許多精彩豐富的展覽、講座、出版品與各種

跨領域活動，但文學館的成立，以及為什麼需要投

入資源去典藏，甚或盡力修復某些文物，至少從非

文學愛好者的一般人角度觀之，這並不是一件不證

自明的事情。

也因此，包括臺文館在內的文學館家族們，乃

至於包括文學館在內的所有博物館與相關單位在

內，或許都是帶著這樣的根本而焦灼的問題意識，

不斷思考著如何妥善運用受捐贈或蒐集入館的館

藏，創造與一般民眾直接、間接的連結，以及線上

線下互動、參與的各種形式，進而達到推廣教育的

目的，讓這一切具備圓滿的意義。

但這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卻又是所有博物館最

沉重而艱難的挑戰。

我們可以嘗試思考的是：近二、三十年間，各

種科技的快速成長與發展、物質生活的劇烈改變、

人際之間溝通相處的方式，都已經超乎過去的想

像。但每一間博物館都無法自外於現實，只能基於

一個時代斷面的想像、需求與資源的限制而存在，

試圖在有限的當下收集、凝視過去，追求無限的永

續。而如今的人們，置身於大量知識高度開放且流

動的資訊流中，進入數位化、電子化的生活型態，

在這樣的時代裡，可以基於什麼樣的動機或欲求，

願意主動去參訪、認識博物館內的藏品，及其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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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蘊含的各種知識與歷史經驗？至於館員們，又該

如何基於專業，多方嘗試，才能在新的時代裡創造

人們對於新舊物件的好奇與探索，並投入歷史與人

類文明的洪流中？這或許是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館都

在不斷思考，並試圖超越的課題。

此外，在臺灣在地的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

中，「博物館史」與「臺灣文學史」都是各自獨立

且可以深究的問題。眾所周知的是，「臺灣文學」

經歷了殖民統治的長期壓抑、各種意識形態的交鋒

與爭論，直到近二、三十年間，才隨著臺灣主體意

識的抬頭，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的覺醒，成為

學術體制的一環，並逐漸為社會大眾所知。但是，

這些文學經驗與文本累積的斷裂與空白，至今仍

尚未重建完成，以至於目前仍有許多民眾對「臺

灣文學」和作家所知甚少，遑論對館舍與典藏發

生興趣。

因此，回過頭來重新思考文學博物館做為一個

需要空間的「物理據點」，如何又為何存在──對

應這個問題的詰問，可以是「為什麼館藏不完全數

位化就好？」「為什麼需要保存文資？」等等──

以及館舍據以成立的館藏物件，做為一時代「生活

物質」的跡證，對於當下的現實可以產生哪些刺激

與反饋，或許有助於我們掌握文學博物館與館藏文

物的「存在」，在資訊超量、娛樂多元的網路時代

中，還有什麼樣的意義、價值，以及物質上的不可

取代性。

「文學物」的特殊性

無論是近年來興起的「文創」商品熱潮，或是

臺灣博物館社群經過長期的耕耘和努力，以及《博

物館法》專法通過後所帶來的新動向，我們不難發

現近期有不少博物館，已發展出更加精緻而活潑，

嘗試跨界結合科技，進而面向大眾的展覽活動與社

群互動。例如近期有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與國立臺

灣博物館合作的「漫筆虛實」特展，將 CCC經典

漫畫作品透過擴增實境 AR技術加以再現；「故宮

精品」藉由專業行銷團隊發想社群話題，引起粉絲

對商品與藏品的興趣；故宮南院則是與「故事：寫

給所有人的歷史」團隊合作，企劃能親近一般民眾

的線上內容。

然而，即使當前已經有這麼多案例可供參照，

但對於文學博物館社群而言，同樣的策略卻未必能

一體適用。就臺文館而言，在臺灣當前的博物館社

群中，臺文館自然是以臺灣文學作家相關文物之典

藏為主要特色。但這些文學相關的文物，與其他博

物館藏常見的歷史或藝術物件不太相同，有關「文

學」的抽象感知，必須經由作家生產的大量文字與

相關脈絡，甚至放在文學史上才能加以構築。此

外，無論是手稿、信札、書籍或相關書畫，其物質

形式多為紙張、筆墨，偶有相關器具或延伸物件。

和其他便於直接理解、容易應用或引起興趣的

器具或藝術藏品相比，這些以「文字」和「紙」為

主的文學物，本身在視覺方面的直接張力較弱。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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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過文本的「符號化」加以轉化，並移轉到適當

的物質媒介上來表現，否則較難透過復刻或簡化再

製的方式，將這些藏品所搭載的內容表顯出來（或

用比較年輕的說法來詮釋，就是要「有哏」），進

而轉變為主打趣味、意旨的情感商品，或同時具備

日常實用性的物件。即使有轉化為實用器具的可

能，形式上也以文具為多。

這或許是文學藏品的侷限，但卻也是最重要、

最有鑑別度的物質特性──一種極度需要時間與沉

澱，才能從文字或歷史脈絡中，獲得知識、體驗，

進而產生情感認同基礎的物品。而無論是策展、商

品開發、文學旅行、戲劇改編或實境遊戲，所有的

延伸，都必須建立在這個細緻漫長的基礎之上，才

可能透過精準的轉化，在不去脈絡的狀況下，設計

出能夠有效承載知識與內容的活動與商品。

其次，以紙類為主的藏品，同時也會藉由「文

學」創作的物質條件變遷，突顯出文學創作的世

代／時代性。舉例來說，過往的創作者自然是以

紙筆直接寫作，並透過報紙、雜誌與書籍等傳統

紙媒發表作品；但如今的創作者甚至一般大眾，

幾乎是全面以電子化的方式進行日常生活的文字

交流，乃至於文學作品的生產。如果不同世代／

時代的創作者甚至一般人，其寫作與閱讀的媒介

與習慣，在近二、三十年間已然發生劇變，那在出

版品、報紙、雜誌等傳統紙媒沒落的時代裡，又該

如何吸引民眾重新進入文學博物館，參與這場以手

稿、報紙、書籍、書畫與相關文物所建構的博物視

野與文學世界？

「港口鑰」：「館藏近用」的奇幻異想

正因為每個人對文學的接受程度有高有低，對

臺灣文學的理解也不盡然相同，倘若要跨出學術圈

或舒適圈，真正從一般人的角度思考最大普及的可

能性，我們或許要賦予藏品做為「物件」，以及文

學館做為「空間」更多的想像和詮釋。為此，我曾

在一場對高中生的演講中，試著這樣描述文學館和

藏品的存在。

我想起在膾炙人口的奇幻小說《哈利波特》當

中，有一種魔法道具叫做「港口鑰」，它的功能是

可以一次將接觸到它的所有人傳送到指定的位置，

不用像其他的傳送術一樣需要經過特殊訓練，也沒

有風險。而且，為了防止「麻瓜」（不會魔法的人）

「文學物」直接復刻或簡化再製，缺乏相關知識，讀者／消

費者可能難以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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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觸，「港口鑰」通常會是一般人不會特別注意或

不太起眼的日常物品，只有魔法世界的人才會知道

這個機關。

「港口鑰」這玩意兒聽起來，是不是和文學館

裡面的藏品非常相似呢？在文學館中被謹慎保存

下來的手稿、書畫、報紙、信件、書籍與相關文

物，其實多半就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物品

（紙），有些東西甚至我們如今也越來越少使用。

若非經過作家家屬悉心保存，或是經由學術研究發

掘其重要性，對一般人而言，或許就真的是不太起

眼，可能下一秒就會被拿去資源回收的東西。

但是，只要有文學的知識做為魔法基因，身為

一個讀者，就能看出這些看似平常的物品，其實都

不只是一般老舊的物件而已，它不但可以讓讀者因

為某些故事、展覽或活動內容，在當下就進行一趟

文學的移動，更可以跨越時空，把讀者迅速傳送到

臺灣文學史上的每一個精彩的場景當中！

這些數量龐大的館藏，不但是文學博物館賴以

存在的重要基礎，重要的是，館藏物件本身豐富的

資訊、內涵與價值，如何在臺灣文學的學術專業、

跨領域對話、跨產業合作的各種層次基礎之上，被

轉化為現代的語言和形式，透過文化商品的再現與

傳播，成為一把能夠打開大眾心中那道文學之門的

鑰匙？

生為創作者，作家們用紙和筆充實了自己的生

命，完成了寫作的使命。作家的家屬後代，也完成

了守護這些寶貴資產的任務。剩下的，就是我們如

何找到這些「港口鑰」，開啟一趟尋找文學與歷史

靈光的航程。

透過轉譯，將讀者／觀眾與藏品背後的時代連結起來，進入臺灣文學的世界。


